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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过阡陌，翠色染溪山。
时序辗转处，暮春三月三。
上巳，华夏最古老、最温润、富有

东方韵味的节日，在每年暮春。它始
于 先 秦 的 溪 水 间 ，栖 于 汉 唐 的 诗 卷
里，传于魏晋的文墨中，历经千年光
阴，依旧携着春波、兰香、风流、雅韵，
款款而来。

上巳于先秦而肇始。古时以三
月上旬巳日为上巳，魏晋之后，始定
格于每年三月初三。最初是人间祈
愿。先民临水而立，采兰濯足，祓除
不祥，以春溪清水涤尽冬日尘垢，以
香草拂去岁序灾厄，谓之祓禊。一汪
春水，涤身净心，既是对天地自然的
敬畏，亦是对岁月安康的期许。河畔
祭祀高禖，祈子孙绵延、人世安和，草
木初生，万物向阳，所有朴素的心愿，
都融在暮春的和煦惠风里。

随时光漫行，上巳渐渐多了人间

烟火与儿女柔情。它成了华夏最古
老的节日。《诗经·溱洧》中优美的诗
句描绘了彼时盛景：溱洧汤汤，春水
泱泱，士女相携，手秉兰草，笑语相
和，赠芍药以寄情思。

河畔踏青，陌上相逢，春光作媒，
清风为信，没有浓艳世俗的浮华，只
有少年心事，纯粹热烈，于春水之畔，
绽放成千古温柔。原来，人间最动人
的相逢，就藏在这三月的曦光里。

上巳至魏晋而风雅。魏晋时期，上
巳被文人雅士酿成了千古风流的诗韵
琼浆。永和九年，暮春之初，会稽山阴，
兰亭修竹。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天朗
气清，惠风和畅。引溪为曲渠，置觞于
清波。曲水流觞，一觞一咏，尽是山林
意趣；右军挥毫，行云流水，成就天下第
一行书。王羲之笔下的山川风月、人生
俯仰，将上巳从民俗良辰，升华为中华
文化独有的精神雅集。此后千百年，但

凡提及上巳，世人心中，皆有一溪清涧，
一丛修竹，一纸墨香。

上巳于盛唐而鼎盛。盛唐气象
的都城长安，上巳佳节烟火繁华，满
城 欢 腾 。 杜 甫 诗 云“ 三 月 三 日 天 气
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杨柳依依，衣
袂翩跹，倾城出游，临水宴游，踏青寻
芳，笙歌漫岸。帝都春色，人间盛景，
女子簪花，公子踏春，山河明媚，岁月
温柔。崔颢笔下“巳日帝城春，倾城
祓禊辰”，弱柳遮道，车马盈津，一整
个春天的鲜活与烂漫，都铺展在这一
日。古人将人间盛景，凝于诗行，流
传至今，字里行间皆是春风。

或被后世的诸多节日冲淡了光
芒。如今，上巳不像元宵热闹，不若
中秋团圆，无盛大民俗，无举国欢庆，
在漫长岁月里，渐渐淡出寻常市井，
只 留 存 于 古 籍、碑 帖 与 诗 词 文 脉 之
中。可也从未真正远去，它依旧流淌

在暮春溪水边，绽放在枝头绿意里，
氤氲在淡淡的兰香中，更藏在每一段
穿越千年的文字与诗句里。

今丙午良辰，三月初三，我于时
光深处，回望先秦临水祓禊的虔诚，
回望溱洧河畔芍药含情的浪漫，回望
兰亭曲水流觞的风雅，回望长安三月
倾城赴春的繁华。当年古人以春水
洗尘，以兰草安身，以诗文寄怀，以相
聚温润岁月。而今我回望上巳，不止
是追忆千年民俗，品读千古诗词，捡
拾 旧 时 轶 事 ，更 是 感 悟 古 人 顺 应 天
时、心怀澄澈的生活哲思。

人间好时节，都在春风里。
千年上巳日，诗香润古今。
春已深，风正好，溪光依旧，草木

芳华。回望上巳，如赴一场跨越千年
的约，再度品味华夏文脉里最清逸、
最温柔、最纯粹的诗意。风携兰韵，
春满人间，岁岁上巳，岁岁清欢。⑤3

回望上巳
□ 曹 渊

“人间四月天，麻城看杜鹃”的夙
愿终于得以实现。

在槐花飘香的一路抚慰下，经淮
内高速转大广高速，我们抵达鄂东大
地的麻城龟峰山。不承想，仰慕许久
的麻城杜鹃，竟然藏身闻名遐迩的世
界地质公园、国家级 5A景区内。

龟 峰 山 的 美 超 出 了 我 的 想 象 。
当脚步踏上蜿蜒的石阶，当置身于幽
密的森林时，我的身心便瞬间融化在
这片绿色的海洋。郁郁葱葱的茶园
一直向前延伸，这里出产的龟峰岩茶
声名远播。石阶两旁，针枝繁茂的马
尾松直插云天，洁白素雅的灯台花在
绿叶的烘托中悄然铺展，缠绕在苍松
翠柏间的紫藤流泻出一条条紫色的
瀑布，在树下、岩石的缝隙中五颜六
色的山花争奇斗艳。目光所及，龟峰
山的风景在每一处起伏的山坳峰峦
间肆意流淌，美不胜收。在山风的温
柔抚摸中，呼吸着滋润肺腑的清新空
气，我感到脚步轻盈，神清气爽，长途
行车的劳顿一扫而光。年逾七旬的
动过大手术的父亲精神矍铄，愿意与
我们一道徒步上山，这让我感到无比
欣慰。

心心念念的杜鹃花姗姗来迟，好
像故意跟我们“躲猫猫”，即便偶尔见
到零星的花儿，也显得有些“小家子
气”。在枕木铺就的蜿蜒台阶上，游人
熙来攘往，使劲地向上攀爬，一个个累
得气喘吁吁，相互不停打听着到达杜
鹃花海的距离。旅行指示牌上显示的
不到两千米的距离，竟然足足攀爬了
两个多小时。停下小憩，出发；再休
息，又上路，让疲累酸软的双脚得到缓

解。放慢赶路的节奏，踏实走好每一
步，欣赏沿途的风景，这或许是爬山的
真正意义吧。抬头仰望，一只活灵活
现的巨龟昂首耸立在群山之巅，其卓
然傲立的气势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
令人啧啧称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再
一次得到了完美呈现。

这里有一个传说。相传，上古时
期，神龟背负着北斗七星降临人间，见
此处山清水秀，便化作巍峨山岭守护
一方。龟背之上，生长着一株株神奇
的杜鹃花，花开时漫山红遍，能治愈世
间百病，驱散一切阴霾。当地百姓视
其为花神，世代精心呵护。每年花开
时节，人们便会聚集在龟背岭下，载歌
载舞，祈求风调雨顺、幸福安康。这个
古老的传说，为龟峰山的杜鹃花海蒙
上了一层神秘而浪漫的面纱，也让每
一朵杜鹃花，都仿佛承载着千年的祈
愿与祝福。

行至龟背岭，眼前的景象让人目
不暇接。难以想象，世界上竟然还有
如此美丽的地方。在这里，青山悄然
披上了一袭粉红的霞帔，十万余亩杜
鹃花次第绽放，装点成一片波澜壮阔
的花海，层层叠叠，波涛汹涌，似云锦
铺就，如朝霞倾泻，一直延伸到天际。
那一朵朵，一束束，一树树，一片片的
杜鹃花，开在被大自然宠爱的神奇土
地上，开在云烟叠翠的峰峦之间，开在
少男少女痴情的眼眸中，更开在每一
个热爱生活的人们的心海里。行走在
杜鹃花海，花儿如热情的使者，夹道相
迎。它们或含苞待放，如羞涩的少女；
或尽情绽放，尽显绝色风华。在阳光
的照耀下，盛开的花朵泛着柔和的光

泽，薄如蝉翼的花瓣仿佛是用最细腻
的丝绸精心裁剪而成。微风拂过，花
枝摇曳，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这香
气，不似玫瑰般浓烈，也不似茉莉般淡
雅，而是一种独特的芬芳，混合着泥土
的气息，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般
的世界。这花儿，是大山最美的呼吸
与心跳，是大自然精心编排的最美妙
的音符。在这里，时间仿佛静止，尘世
的喧嚣与烦恼都被抛诸脑后，只剩下
心灵与自然的对话。

在这片花海中，一棵棵古老的迎
客松宛如一个个忠诚的卫士，屹立在
龟背岭上，给人以一种神奇的沉默的
力量。它们枝干虬曲，枝叶繁茂，伸
出长长的臂膀，仿佛在热情迎接每一
位前来观赏花海的游客。杜鹃花依
偎在迎客松的怀抱里，红与绿相互映
衬，互相成就，构成了一幅绝美的丹
青画卷。

我相信万物有灵，每一朵杜鹃花
都被赋予了生命。它们在风中深情诉
说着这片土地上的精彩故事。

小时候，我曾听父亲说过“祖先
移民自麻城”的说法。麻城有着六百
年的移民史——平原地区因战乱频
仍而人口稀少，自明朝洪武年间起，
便有麻城人口移居黄淮地区，作为地
处淮北平原的“膏粱丰腴”之地的家
乡正阳便成为一方生存的沃土。“杜
鹃啼血处，尽是故园心。”从这种意义
上来说，麻城也是我的故乡，我离散
的魂魄总算找到了归途，这满山遍野
的 杜 鹃 花 也 是 一 种 久 违 的“ 乡 愁 ”
吧。说来也巧，在山路上，邂逅了一
位麻城当地的登山爱好者余先生，攀

谈 得 知 ，当 地 每 年 都 要 举 办 移 民 大
会，且盛况空前。当问到“贵姓”时，
这位老乡说他的母亲也“姓夏”，夏姓
在麻城是一个有很大影响力的大姓。

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不仅有着
动人的传说，更有着一段波澜壮阔的
革命历史。

龟峰山，见证了无数革命先烈的
英勇事迹，也浸染了他们的热血与汗
水。1927 年，黄麻起义的号角在这里
吹响。英雄的麻城儿女怀着对祖国和
人民的无限忠诚，毅然投身于革命的
洪流之中，麻城的农民自卫军与黄安
的农民武装并肩作战，向国民党反动
派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起义军手持简
陋的武器，怀着坚定的信念，冲锋陷
阵，前赴后继。他们在龟峰山的密林
深处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与敌人展开
了艰苦的斗争。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龟峰山的
杜鹃花仿佛也被染上了特殊的色彩。
它们不再只是美丽的花朵，更成为了
革命精神的象征。每一朵花，都像是
一位英勇的战士，在风雨中顽强地绽
放。

硝烟散去，和平安宁的阳光洒在
龟峰山上。漫山的杜鹃花绚烂绽放，
它们用自己的美丽，纪念着那段波澜
壮阔的革命历史，传承着革命先烈的
精神。

站在龟背岭上，望着眼前的杜鹃花
海，我不禁心潮澎湃。那一朵朵盛开的
杜鹃花，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革命先
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与美好啊！

“人间四月天，麻城看杜鹃”，我愿
将这份记忆永留心间。⑤3

麻城杜鹃花正艳
□ 夏化云

春日寻常漫步，忽然撞见两株洋槐
树，这在上海，实在是罕见的树种。

一串串雪白的槐花，如风铃般缀满
枝头，素净淡雅，一尘不染。一阵微风
轻轻拂过，浓郁清甜的槐香扑面而来。
瞬间，心绪便穿过千里风尘，飞回遥远
的故乡。

时光倏忽，母亲离开我们，已二十
余载。

年年槐花开，岁岁念娘亲。总忘不
了旧日故里，忘不了老屋门前那棵洋槐
树，更忘不了母亲采摘槐花时的模样。

犹记那年春天，风和日暖。我们姐
妹三个，一同去参加县里举办的春季运
动会。赛场奋力奔波过后，我们每人都
得了奖状，满心欢喜踏上归途。刚踏入
院门，一缕醇厚馥郁的槐花香便萦绕鼻
尖，悄然洗去一身疲惫，醉了岁月，醉了
时光。

抬眸望去，母亲正站在槐树下，抬

手慢慢采摘鲜嫩的洋槐花。洁白的花
穗轻轻落在她的衣襟上，模样温柔又安
详。那时烟火温热，亲人健在，槐花正
香，日子朴素而温馨。

待到采够槐花，母亲便仔细择洗打
理，做成软糯香甜的槐花蒸菜。那一口
春日的清甜，是童年最难忘的味道，是
母爱最温柔的馈赠，也是故乡独有的暖
意。

而今，槐花如期盛放，花香依旧，晚
风也依旧温柔。只是赏花的人还在，当
年那个为我们摘花、做饭、等候我们归
家的人，却再也回不来了。

一城烟火，一树槐香，一缕旧时光。
人生最抵不过的是光阴，最放不下

的是思念。
漾漾风起，槐香染流年。余生岁

岁。每当想起母亲，心底依旧满怀温柔
和无尽的伤感。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⑤3

一城烟火，满树槐香
□ 王 好

我笃信我梦见过这里

落日这只大铁球

仍滋滋冒着热气

一群不知名的鸟

没入丛林深处

半山腰的黄莲木

向山下的小村低垂

背包把我卸在山顶

栓皮栎又绿了几片叶子

霞光如潮水般涌来

又退去

我起身，拍了拍

裤腿上尚未冷却的余温

山下，灯一盏接一盏

亮起

路，在脚下分岔

没有人知道，此刻

我为何会在这里

望着山下的小村

流泪

樱桃熟了
由花到果，仿佛一眨眼

佝偻的腰身还来不及直起

枝条就低过了屋檐

那些涨红的脸，一嘟噜，一串串

挤着，闹着——

谁也不问

撑起它们的骨头

什么时候越压越低

母亲站在树下

影子先于她弯下腰去

她伸手摘一颗，停一停

像在数自己

还剩下几颗

我们被风吹散

各自红了各自的枝头

只有那棵老树还站在原地

把整个天空

举成一个空空的篮⑤3

微霞满天（外一首）

□ 朱宝莹

阳光暖暖的
□ 李大鹏

窗外的紫荆花，不知什么时候开
了。

四月初的天气，阳光暖暖的，软
软 的 ，洒 在 花 瓣 上 ，像 敷 了 一 层 光
晕。风也有，只是细细的、懒懒的，拂
过面颊时仿佛怕惊动了什么——你
若不留神，简直感觉不出它的存在。

可花瓣还是落下来了。三片两
片，悠悠地，像舍不得似的，在空气里
打了半个转，才落到青石阶上。我搬
了张藤椅坐在廊下，看了好一阵子。
风把花瓣托起来，又放下，像在数着
什么，又像在等着什么。这些花苞什
么时候开的，什么时候落的，风都记
得。可风记得的这些事，我差不多都
忘了。

那年也是这样的天气。你从这
儿走，说北方的风硬，刮在脸上像刀
子，刮久了，心里头也跟着凉。我送
你到车站，一路没说什么话。火车开
的时候，你的手在车窗上摆了摆，摆
得很慢。我忽然看见你的嘴唇动了
动，说了什么，隔着玻璃，却一个字也
听不见。火车就动了，先是很慢很
慢，后来越来越快。我一直等到铁轨
空了，才往回走。

那时候我想，这个场面，怕是一
辈子也忘不了的。一辈子有多长，那
时候哪里知道。现在总算知道一些
了。现在我想不起你那天穿的什么
衣裳——是青 灰 色 的 褂 子 ，还 是 月
白色的衬衫？想不起你最后说了什
么——大约是“回去吧”，也大约是

“ 保 重 ”。 连 你 回 头 的 时 候 笑 了 没
有，也想不起来了。

这些事，风都替我记着呢。它把
你的头发吹得乱蓬蓬的，把我眼眶里
的泪吹得差点掉下来。多少年过去
了，风还是老样子，该来就来，该走就
走，从来不迷路。我在这小城里住了
这么些年，倒也习惯了。

有时候在街上走，看见一个人的
侧脸，心里忽然怦然心动。或者不是
侧脸，只是走路的姿势，只是回头望
一眼的样子。便多看了两眼。风起
了，我低下头，慢慢走开。风大约觉
得好笑——都这么些年了，还在这里
磨蹭。

时间这东西，真叫人说不清。该
记住的，不知不觉就模糊了；不该记
住的，倒死死地留在心里。我记得你
口袋里总有一种薄荷糖，小小的圆
片，绿莹莹的，含在嘴里凉丝丝的。
记得你写字的时候爱咬笔帽，铅笔帽
上全是细细的牙印，像小老鼠啃的。
记得你说怕打雷，偏又不肯承认——
轰隆一声响过，你的肩膀一颤，却还
要说“我才不怕”。

风就不一样。它从很远的地方
来，见过的事多了去了。哪朵花什么
时候开的，哪颗种子落在什么地方，
谁在什么时候说过什么话，它都记
着。它从来不嫌烦。

有人说我记性不好。其实也不
是。有些事，记那么清楚，做什么呢。

紫 荆 还 在 落 。 风 还 在 吹 ，细 细
的，懒懒的，不上身。再过些年，说不
定连你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那也
没 什 么 要 紧 的 。 风 替 我 记 着 就 行
了。⑤3

本报记者 弓华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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